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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第 31 期（总第 610 期，10 月 23 日）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 主办 

 

本期《快讯》刊发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教授在 9 月 7 日

召开的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之外滩圆桌“养老金融：如何满足银发经济下的多元

化需求”上所作的主题发言，全文刊发如下： 

 

郑秉文：解读“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和养老第三支柱 

 

我国老龄化速度快 

但退休年龄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我国 0岁组预期寿命是 35岁，联合国数据是 44.6岁。截至 2024

年 8月，我国 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8.6 岁（卫健委统计数据）。预计到 2035年，我

国 0岁组平均预期寿命会进一步提高到 82.8岁（联合国数据）。 

而 1949年我国 60岁组人口平均预期剩余寿命是 11年。到 2023 年，我国 60岁组平均

预期剩余寿命提高到 22年。预计到 2050年，我国 60岁组预期剩余寿命会进一步提高到 25.8

年。 

纵观发达国家，其国民基本都是 65 岁退休，个别国家退休年龄正在向 67 岁过渡。比

如，美国正在渐进式改革，今年退休年龄是 66岁零 6个月，明年会达到 66岁零 8个月，后

年会达到 66岁零 10个月，2027年会达到 67 岁。日本和德国也在从 65岁迈向 67岁的改革

路上。 

相比之下，中国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是 60岁，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是 50岁，女性干部

的退休年龄是 55 岁。考虑到女干部人数较少，如果对其忽略不计，男女平均退休年龄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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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岁，比美国、日本的 66岁、67岁的法定退休年龄提前至少 11-12 年，差距十分悬殊。 

 

 

解读“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 

过去十多年来，中央文件关于延迟退休的论述都比较简短。今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

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内涵颇

丰。 

一是首次提出“自愿、弹性原则”。这句话以前没有，是新加的。什么含义？我个人

学习理解是，目前很多国家都已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比如美国以往的法定退休年龄是 65岁，

但公民有权提前两年在 63 岁退休，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自由选择权。另一方面，如果公民

选择在 63 岁退休，那么退休金也会相应低一些，这就是所谓的“弹性”原则。既然有“弹

性”，那么就必须要自愿，让参保人自己有选择权，所以，自愿与弹性二者密不可分。 

二是继续强调“渐进式”原则。我国早在七八年前就提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

本次进一步深化了对该概念的理解。根据目前我国生育、托育、养育的家庭负担情况和家庭

经济现状，渐进程度恐怕会更加明显，这也充分体现出中央在制定这项政策时充分考虑到民

众的实际需求和情况。“渐进式”意味着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既然二十届三中全会已

经公布，估计很快会出台具体方案。 

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就业？ 

关于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就业，这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没有影响，具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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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公共部门延迟退休与总体就业“低相关”。 

我国有四千万编制内的公共部门岗位。如果大家都竞争编制，那么延迟退休确实会影响

就业。但实际上，2024 年我国机关事业单位拟录用人员共 3.96 万人，而 2024 年高校毕业

生 1179万人。这意味着，100个人里只有 0.34 个人可以获得编内岗位。 

在这种情况下，编制内人员延迟退休的节奏很慢，一年只有几个月，好几年才提高一岁，

并且还增加了“自愿、弹性”的原则，这样算下来，编制内人员的延迟退休对每年吸纳毕业

生比例的影响很小，对总体就业的影响几乎也可以忽略不计。即使这一点点影响，也被稀释

在了渐进式的提高退休年龄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前四年几乎没有影响，即使有影响，相关性

也非常低。 

第二，私人部门延迟退休与总体就业“不相关”。 

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 10 年代，希腊的退休年龄是 60 岁，但失业率都在 12%-20%，

同期美国的退休年龄是 65岁，但失业率仅为 5%左右。由此可见，退休年龄高低和失业率高

低并不相关。 

20 年前我们根本无法预测到会有这么多新业态出现，也无法预测到这些新业态可以容

纳上亿人就业。所以私人部门延迟退休与就业是不相关关系。私人部门每年吸纳了绝大多数

毕业生，是毕业生雇主的主体，与私人部门相比，公共部门每年腾退的编制可以忽略不计。 

进而，私人部门的发展和吸纳毕业生的情况，主要看经济发展，所以，就业的最终决定

因素是经济发展。如果经济不发展，即便降低退休年龄，也不会阻止失业率的扩大。这是法

定退休年龄和失业率的相关性、经验性分析结果，以往的就业情况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为

过去我国和美国的退休年龄都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为何个人养老金会出现 

“开户热、缴存冷”的问题 

从基本评价上看，我国养老第三支柱落地时间只有一年半多，不到两年，但覆盖率很高，

显著超出预期。在 36个试点城市的 16-64 岁人口中，6000 万账户开立人数占比 22.6%，高

于美国 20%的水平。考虑到美国养老第三支柱已成立 50 年，而我国仅试点一年半多，这已

经是非常好的成绩。 

全球建立养老第三支柱的国家中，有的覆盖率很低，仅有 2%的水平；有的覆盖率很高，

甚至达到 100%。总体来看，中国养老第三支柱的试点成绩不错。在所有国家，覆盖率是决

定第三支柱成败的关键，没有覆盖率也就没有后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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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存在的问题也非常严峻。自 2022年 11月我国养老第三支柱建立以来，已有一年半多

时间，但有两年半多的缴费期。如果按照 1.2万元/年计算，6000万人的缴费规模大约将近

2万亿元，但目前实际只有 500亿元，差距十分悬殊。 

居民不缴费的原因很多，包括经济下行、收入减少、消费降级等。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

原因，就是养老金收益率过低。将资金放在收益率更高的地方，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并不需

要动员和教学。 

储蓄、银行理财、养老保险、公募基金这四类养老产品中，除保险和储蓄产品不是负收

益，其余很多都是负收益，跌破净值的产品比比皆是。老百姓将钱投入账户后，如果赚钱就

会继续投资，如果亏钱就会转为储蓄。因此，这种负效应对居民缴费意愿影响非常大。如果

长此以往，第三支柱将有名无实。 

推动养老三支柱建设 

必须深化改革 

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加快推进改革，包括制度内和制度外改革。 

所谓制度外，就是繁荣资本市场，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因为在低利率时代，依靠固收类

的储蓄、保险产品很难获得有吸引力的收益。而且养老账户资金必须要到 60 岁才能取出，

资金要锁定几十年，这很难说服投资者。所以，核心还是要促进资本市场改革。去年以来，

中央在活跃资本市场、提振投资者信心方面的改革措施出台了很多，这也是提振第三支柱投

资者信心的重要方面。 

同时，制度内也有改革的余地，可以进一步扩大养老金融产品范围。目前只有四类产品，

同质性竞争比较严重，建议开动脑筋促进产品创新。比如，有些产品收益率很好，可以扩大

使用范围。 

例如，一些只针对企业年金的“集合计划”，能否把它变成零售产品，向第三支柱进行

提供？我认为，这在制度改革设计层面是可以实现的。因为“集合计划”过往 20 年的历史

收益率对投资者有很强的吸引力，市面上也很难买到收益率更高的投资产品，因此只要监管

策略稍微调整，就可以扩大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产品范围，提高产品的收益率，提高投资

者加大缴存力度的信心。 

此外，要打破旧有的传统观念。资管新规出台之前，银行理财都是短期产品，期限平均

在三四个月。但目前银行理财产品期限拉长到一年，并且基本实现净值化管理，打破刚兑，

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资管新规之前，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相当不错。为挽救养老

金制度，能否申请一定的豁免权？因为制度有时也需要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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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小布什实施社保制度改革，成立了“拯救社会保障制度委员会”。英国也成立

了 PPF（Pension Protection Fund）养老金保护基金，相当于 DB型的养老金保护基金。由

此可见，养老金制度是需要保护的、需要拯救的。保护和拯救养老金制度有时需要用特殊办

法。 

我国自 2007年提出“第三支柱”以来，直到 2018年才开始试点个税递延型商业养老保

险，但截至去年参与人数只有 5万人，因此才有了“规范发展第三支柱”，才诞生了个人养

老金制度，整个过程极为不易，至今持续了十七年。当前，在资本市场整体低迷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一些勇气和情怀进行适当“突破”，目的是拯救这一制度。 

此外，对于一些特殊的国家大中型工程，如果收益率比较好，能否也可作为产品发放给

第三支柱？我觉得是应该的。 

关于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问题，长期资本只有三个来源：养老金、保险资金、捐赠基

金。共同基金只是长期资本的投资工具，其中有保险资金、养老金等不同的资金来源。与美

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长期资本和耐心资本很少。但如果没有长期资本，没有风险投资，

没有技术创新，要立足于 21 世纪将十分艰难，因此就要靠政府引导资金，靠财政出资来撬

动社会资本。但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财政收入不断减少，财政出资更加困难；另一方面，

社会资本也越来越难以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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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简称“世界社保研究中心”），英文为 The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Studies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

文缩写为 CISS CASS，成立于 2010 年 5 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的一个院级非实体性

学术研究机构，旨在为中国社会保障的制度建设、政策制定、理论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努力

成为社会保障专业领域国内一流和国际知名的政策型和研究型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简称“社会保障实验室”），英文为 The Social Security 

Laboratory a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英文缩写为 SSL CASS，成立于

2012 年 5 月，是我院第一所院本级实验室。“社会保障实验室”依托我院现有社会保障研

究资源和人才队伍，日常业务运作由“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管理，首席专家由“世界社保研

究中心”主任郑秉文担任。 

“社会保障实验室”于 2013 年 2 月开始发布《快讯》和《工作论文》。《快讯》产品

版权为“社会保障实验室”所有，未经“社会保障实验室”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

何形式翻版、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使用，须提前联系“社会保障实验室”并征得该实验

室同意，否则，“社会保障实验室”保留法律追责权利；《工作论文》版权为作者所有，未

经作者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抄袭、复制、上网和刊登，如需引用作者观点，可注明

出处。否则，作者保留法律追责权利。 

如需订阅或退订《快讯》《工作论文》，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isscass@cass.org.cn。 

地址：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院东院北楼 

电话：（010）84083506         传真：（010）84083506 

网址：www.cisscass.com         Email: cisscass@cass.org.cn 

联系人：董玉齐 

 

 


